新詩的發展

民初中國----新詩興起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1917年7月，劉半農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1917年10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談新詩〉一文，把當時出現的白話詩稱為「新詩」，取其與「舊詩」相對的意思。胡適以白話文翻譯美國女詩人蒂絲黛兒的詩作《關不住了》（Over The Roofs），並聲稱這是「新詩成立的新紀元」。[1]1920年，胡適出版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
  20年代前期的詩人有胡適、劉大白、朱自清等人，其新詩往往因襲舊詩的節奏音韻，詩意淺而露，幼稚膚淺，一覽無遺，談不到耐人回味。初期新詩也學習18、19世紀西洋的浪漫派詩歌。部份詩人不滿早期新詩的音韻節奏，引進介紹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自由詩（free verse），如郭沫若《女神》就受惠特曼自由詩的影響，著重詩句節奏而不用押韻。
  然而，仍有些詩人並不認同自由詩那排除押韻的創作方式；於是在1925年時，聞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在《北平晨報》副刊《詩刊》開始撰文提倡格律詩。《詩刊》停刊後，他們在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繼續探討和創作格律詩，因此形成了著名的「新月派」。新月派對於如何分行、分段等新詩之創作形式的問題，發表了一套自己的主張。例如聞一多便強調，新詩應包括「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築美」。
  新月社是由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陳源等人於1923年創建的文學團體，1926年起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創辦了《詩鐫》、《劇刊》，1927年新月書店在上海成立，1928年3月由徐志摩、羅隆基、胡適、梁實秋等創立了《新月》月刊。新月社的成立，造就了一批著重現代格律詩的新月派詩人，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新月派在提倡現代詩歌格律化的同時，強調對詩歌語言詞彙的運用，在詩歌創作中體現文學美的意境，因此新月派也稱為新格律詩派。新月派詩人對西洋詩較熟悉，提出了新詩形式上問題，使新詩向前跨了一大步。但新月派詩人所接觸的西洋文學，限於浪漫派詩人，沒有窺見西洋詩的堂奧。
  格律詩經聞一多、徐志摩等的提倡，其後又有卞之琳、梁宗岱的鑽研，產生了不少佳作，但始終不能成為主流，到40年代，專寫格律詩的詩人漸漸減少。[23]不少詩人嘗試從西洋詩獲取靈感，施蟄存的意象派、李金髮的象徵派，都分別學習西洋詩的支流；梁宗岱和馮至則自稱浸潤於梵樂希和里爾克的詩篇。


著名詩人介紹:
胡適:字適之，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主張八不主義，主張先疑後信，主張科學佐證，盡信書不如無書。
徐志摩:原名章垿，一生追求「愛」、「自由」與「美」（胡適語），這為他帶來了不少創作靈感，亦斷送了他的一生。新詩主要描寫個人的感情，想像豐富，比喻生動，重視意境的創造，講究語言的音樂美，濃艷華美而嫵媚，具有一種溫柔清新的風格。他受西方世紀末唯美主義、印象主義思潮較多浸染，因而有些詩寫得晦澀、神秘，情緒感傷，語言過於雕琢，詩作呈現比較複雜的面貌。他的新詩受英美詩歌影響，著重格律的建設。
徐大白:在五四運動前就嘗試用白話寫詩，是新詩的倡導者之一。他的詩以描寫民眾疾苦之作為多，並顯示了由舊詩蛻化而來的特點，感情濃烈，語言明快有力，通俗易懂，並以觸及重大的社會議題和鮮明的鄉土色彩，在五四時期的詩壇上別具一格。
聞一多: 本名聞家驊，字友三，詩風具強烈民族意識，流露出濃厚的愛國感情，從超現實而充滿浪漫氣息的生活中，轉到滿腔熱血，全部奉獻給他所忠於的事業。新月派作家中，只有聞一多才顯出強烈而迫切的愛國精神和正義感。
吳興華: 吳興華對詩歌技巧有執著的追求，借鑑西洋文學的敘事技巧，發展成新古典主義的風格，注重形式上的整齊排列，大多不押韻。同期詩人中，他較欣賞卞之琳和何其芳二人。
卞之琳: 原為新月派詩人之一，前期詩作內容多寫下層社會生活，並探索宇宙與人生哲理，以「我」為主，將傳統的意境與西方小說化、典型化、非個人化的戲劇性處境融匯在一起，並且將傳統的含蓄與西方的重暗示性和親切感融匯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從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風格。並且善於從中國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詩作欣賞:

胡適《老鴉》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里飛去飛回，整日裡又寒又饑。── 
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頭，賺一把小米！ 

＜主旨＞ 
透過「老鴉」,生動而清楚地宣示的自己獨立不屈的性格。 

＜賞析＞ 

  胡適早年自美返國，看到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常在演講、為文時提出批評，因此引起很多被批評者的不滿，甚至招來種種打擊。所以他自比為烏鴉，老是啞啞地對著人叫，別人見了他就大不吉利。 
  烏鴉討人厭，但是胡適卻堅定地說：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輕柔悅耳，人們都喜歡聽﹔但他卻寧願當烏鴉，不肯阿諛諂媚，討人們歡喜。他要把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暴露出來，以謀求改善，即使因此而使自己處境惡劣，無枝可棲、又寒又飢，但他也不屈服、不改變，仍然堅定的說﹁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因為他不是鴿子，也不是小鳥，他本來就是烏鴉，他就是要當烏鴉。 
  即使拋開作品與作者之間的聯繫，單從詩的本身也可以讓我門充分領略到一種擇善固執，在艱難處境下依然奮鬥不懈的勇者形象。 
  詩中老鴉的話,就是作者的話；老鴉的性格,就是作者的性格。 
胡適留美回國後,經常針對當時中國政治.社會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提出批評,因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滿,甚至招受種種打擊。這首詩裡的老鴉,可以看作是他自己的化身；他借老鴉向世人宣示─不管你們洗不喜歡,我還是堅持說我該說的話；不管處境如何困難,我還是堅持我該做的事! 

劉大白《秋晚的江上》

歸巢的鳥兒，
盡管是倦了，
還馱著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
把斜陽掉在江上；
頭白的蘆葦，
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秋晚的江上賞析：碧徹秋空，倦鳥歸巢，馱著斜陽，凌江飛渡，小詩第一節創造的意象，就氣勢非凡，就誘人矚目，就叫人生出這樣的遐思：那鳥兒，儘管是倦了，但在歸巢的時候，為什麼還要盡力“馱著斜陽回去”呢？ 是不忍將太陽孤單地留在夜色中嗎？ 是渴望與太陽日夜廝守，不肯有須臾的離別嗎？ 是害怕黑暗的夜色，而嚮往永遠與光明為伴嗎？ 僅憑可以誘發的這些遐思，作品的第一節，已可謂一首獨立完美的小詩了。 
  但詩人並沒有就此收筆，而是意緒蕩開，繼而寫道：鳥兒“雙翅一翻，把斜陽掉在江上”。 進而叫人聯想到的是：馱著太陽歸巢的鳥兒，似乎生出悔意，忽又意識到：太陽，是“江”的太陽，是“蘆葦”的太陽，是宇宙萬物的太陽，而不應是自己的太陽。 看那“頭白的蘆葦”，不正是因為陽光的照耀，返老還童，滿面紅顏了嗎？ 鳥兒俯首回顧的時候，想必也一定會為自己的及時悔悟而自得。 於是，在一首寥寥數語的小詩中，不僅以“倦鳥馱著斜陽”的壯闊意象動人心弦，更以鳥兒的心靈波瀾，事件的轉折起伏，增加了詩境的意蘊與張力。 
  在這首小詩中出現的“倦鳥”、“斜陽”、“頭白的蘆葦”等等，均係生機疲弱之象，而收句於“紅顏”，又給人生機勃​​發之感。 這“紅顏”，儘管只不過是“一瞬”，但因“頭白”與“紅顏”的強烈對比，這“一瞬”，又是輝映天地的、波瀾壯闊的、激動人心的，是增加了世界之美麗的。 但可惜的是，對於蘆葦而言，這“一瞬”，不過是得益於“陽光”之“妝”啊，更不過是得益於把斜陽抖落在江上的“歸鳥”啊！ 故而在這“紅顏”中，似乎又讓人隱約感到了蘆葦的幾分羞赧。 在這彷彿自然天成，並不經意的收句中，竟也隱含著這樣的人生啟迪，這無疑又進一步拓展豐富了這首小詩的意蘊空間。 

聞一多《紅燭》

紅燭啊！
　　這樣紅的燭！
　　詩人啊
　　吐出你的心來比比，
　　可是一般顏色？

　　紅燭啊！
　　是誰制的蠟——給你軀體？
　　是誰點的火——點着靈魂？
　　爲何更須燒蠟成灰，
　　然後才放光出？
　　一誤再誤；
　　矛盾！沖突！"

　　紅燭啊！
　　不誤，不誤！
　　原是要“燒”出你的光來——
　　這正是自然的方法。

　　紅燭啊！
　　既制了，便燒着！
　　燒吧！燒吧！
　　燒破世人的夢，
　　燒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們的靈魂，
　　也搗破他們的監獄！

　　紅燭啊！
　　你心火發光之期，
　　正是淚流開始之日。

　　紅燭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爲燒的。
　　既已燒着，
   　又何苦傷心流淚？
　　哦！我知道了！
　　是殘風來侵你的光芒，
　　你燒得不穩時，
　　才着急得流淚！

　　紅燭啊！
　　流罷！你怎能不流呢？
　　請將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間，
　　培出慰藉的花兒，
　　結成快樂的果子！

　　紅燭啊！
　　你流一滴淚，灰一分心。
　　灰心流淚你的果，
　　創造光明你的因。

　　紅燭啊！
　　“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紅燭》是詩人内心的真實剖白，詩中概括了詩集所表現的對祖國前途的執着追求和獻身於祖國的偉大抱負。詩人將自己比做紅燭，要用那微弱的光和熱來照亮險惡的前途，去燒破世人的迷夢，搗毁禁錮着人們靈魂的監獄，爲人間培養出慰藉的花和快樂的果。盡管是“流一滴淚，灰一分心”，但是即使是“直到蠟炬成灰淚始乾”，也在所不惜。

卞之琳《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别人的夢。
 
  關於《斷章》這首詩的旨意，曆來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爲這是一首愛情詩，橋頭的“你”在白天是樓上人心目中的風景，在夜晚是樓上人夢中的“裝飾”。一個是白天夜晚都在關注着、想念着心中的人；

　　另一個是被别人深愛着，自己卻沒有感覺。詩人自己說他的意思着重在“相對”上。他通過對自己刹那間感觸的描述，巧妙地融入了他多年來的哲學深思：在同一時空中，作爲主體的人或物，有可能變成客體，客體又可能變成主體。原來，《斷章》的深刻哲理，就是通過兩幅生動、優美的畫面隱喻、暗示出來的，需要讀者加上自己的人生感悟才能理解。而自己的理解就是一種創造。

吳興華《絕句》

語言表現到此時皆窮竭無靈
未必在眾心當中她明白我心
回顧茫茫的一生清宵忽淚落
焉知別人對我無同樣的深情


台灣新詩發展:
  台灣日治時期，賴和、陳虛谷、楊守愚、張我軍等人使用中國白話文，或者是近似中國白話文的台灣話文寫作新詩。張我軍被視為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兩岸後世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公認張我軍的新詩集《亂都之戀》是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里程碑。日據時期台灣與中國分離，不論是新文學運動的思潮還是個別作家的詩作，都需要透過有心人士的轉載與引介，才能進入台灣社會。張我軍除了創作方面的成績為人公認，他轉載中國作家的小說、譯作與新詩等事跡，也為多數學者肯定。
  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強調反共抗俄與國族集體意識，詩社的發刊詞也充滿濃厚的政治意味。五○年代詩壇雖籠罩於政治氛圍當中，但其主流是抒情詩，被稱為是政治抒情詩並置的年代。 由於臺灣本土詩人面臨語言轉換的困難，大陸來臺詩人幾乎主導詩壇發展。紀弦「現代派」，洛夫、瘂弦、張默「創世紀詩社」受大陸三○年代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覃子豪、余光中「藍星詩社」直接吸收西方現代主義，使臺灣詩壇於戰後再度萌芽現代主義。 
  鄉土意識抬頭的七○年代，除了超現實主義的虛無問題，同時更發生了退出聯合國與中日斷交兩起重大事件，現代派所主張的書寫西化遂受到質疑與挑戰，關懷本土的鄉土派詩人更因此掘起，為此余光中還發表〈狼來了〉一文表示反對，遂掀起了現代派與鄉土派之間的文學觀念論戰。臺灣因國際情勢的轉變，臺、美斷交，又爆發了「保釣運動」，使得民族意識重新抬頭，懷鄉回歸。
 向陽〈七十年代現代詩風潮試論〉指出七○年代新詩的特色在於：
一、反身傳統，重建民族詩風 二、回饋社會，關懷現實生活 
三、擁抱大地，肯認本土意識 四、尊重世俗，反映大眾心聲 
五、崇尚自由，鼓勵多元思想 
注重鄉土現實，反現代主義的趨勢，促使敘事長詩逐漸在七○年代末期興起，代表作品有：陳黎〈最後的王七木〉、向陽〈霧社〉。
八○年代的臺灣政治經濟局勢趨於穩定，報禁解除，言論自由解放，詩壇受到電子資訊化影響，知識爆炸，詩風走向多元發展。
《陽光小集》在這個階段中創刊，也在這個階段停刊，受到高雄事件的衝擊、受到台灣民主運動的啟發，因而推出「政治詩」專輯，可以對照出該刊此一詩與社會、詩與政治的實踐。 
簡政珍、羅智成、陳克華、楊澤、游喚、零雨與鴻鴻等人，吸收並反省修正現代派的前行代的優缺，廣納藝術素質，流派意識在他們身上愈來愈模糊。
楊渡、詹澈、莫那能、施善濟、鐘喬等人繼承中國韻文傳統，堅持現實主義與抗爭精神，主張詩應平民化、社會化，以詩參與社會改革。
林燿德、羅青、杜十三等人將多元媒體整合實踐於詩創作。 
白靈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詩卷序》指出九○年代新詩的特色在於網路詩的流行以及女性詩人遽增。跨界寫詩，公車詩上路，全民寫詩和網路詩的盛行，使得詩更大眾化更趨普及，然而詩的定義也逐漸模糊。
八十年代以後，台灣新詩發展呈多元情態，詩人倍出；他們的詩作既關心現實，也探索自我精神價值，對語言的運用亦作多樣的實驗。
此時期的詩人有許悔之、楊澤、陳黎、苦苓、羅智成、夏宇、劉克襄、陳克華、林燿德等人。
1980年代之後，台灣現代詩不再可以明確區分主流或非主流，而形成一幅多元並陳，各種詩文本相錯，相與拼貼的地圖。在這幅地圖上，可以看到政治詩（詩的政治參與與社會實踐）、都市詩（詩的都市書寫與媒介試驗）、台語詩（詩的語言革命與主體重建）、後現代詩（詩的文本策略與質疑再現）以及大眾詩（詩的讀者取向與市場消費）等五個版圖 ，相侵相襲、互融互化；加上九○年代女性詩（詩的女性發聲與性別意識）、身體詩（詩的身體展示與情慾刺探）、數位詩（詩的網路傳播與數位表現），使得八、九○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更形風華萬端，繁複奇詭。
以都市詩為例，林燿德、羅青等意識到資訊工業與電腦的出現，強調要「面對此一傳播媒介的革命，詩人應該把詩的思考立體化，把此一新的傳播方式納入構思體系。
1990年代後，台語詩刊《蕃薯詩刊》誕生，網路中眾多台語詩網，還有路寒袖與莊柏林「台語歌詩」的傳唱，方耀乾引進世界文學技巧的各種台語詩實驗都受到矚目。此外，客語詩人也紛紛出現，從杜潘芳格到利玉芳等都有不俗表現；原住民詩人以各族語言書寫詩作，則在進入21紀之後受到期待。
和台語詩在大眾路線上交疊，但抽離其政治性而強化其抒情性的「大眾詩」，是由席慕蓉掀起的風潮。席慕蓉以《七里香》、《無怨的青春》、《時光九篇》等詩集，創造詩集暢銷的紀錄。席詩延續了寫實主義「尊重世俗，反映大眾心聲」的特色，而又接枝詩與多媒體婚媾的風潮，這使它得以在1980年代受到主流媒介肯定，而帶領大眾詩的前進。

詩作欣賞:

賴和:《南國哀歌》

所有的戰士已都死去， 
只殘存些婦女小兒， 

這天大的奇變，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雖說他們野蠻無知？ 
看見鮮紅的血， 
便忘卻一切歡躍狂喜， 
但是這一番啊！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異。 
在和他們同一境遇， 
一樣呻吟於不幸的人們， 
那些怕死偷生的一群， 
在這次血祭壇上， 
意外地竟得生存， 
便說這卑怯的生命， 
神所厭棄本無價值。 
但誰敢信這事實裡面， 
就尋不出別的原因？ 
「一樣是歹命人！ 
趕快走下山去！」 
這是什麼言語？ 
這有什麼含義？ 
這是如何地悲悽！ 
這是如何的決意！ 
是怨是讎？雖則不知， 
是妄是愚？何須非議。 
舉一族自愿同赴滅亡， 
到最後亦無一人降志， 
敢因為蠻性的遺留？ 
是怎樣生竟不如其死？ 
恍惚有這呼聲，這呼聲， 
在無限空間發生響應， 
一絲絲涼爽秋風， 
忽又急疾地為它傳播， 
好久已無聲響的雷， 
也自隆隆地替它號令。（註二） 
兄弟們！來--來！ 
來和他們一拚！ 
憑我們有這一身， 
我們有這雙腕， 
休怕他毒氣、機關鎗！ 
休怕他飛機、爆裂彈！ 
來！和他們一拚！ 
兄弟們！ 
憑這一身！ 
憑這雙腕！ 
兄弟們到這樣時候， 
還有我們生的樂趣？ 
生的糧食儘管豐富， 
容得我們自由獵取？ 
已闢農場已築家室， 
容得我們耕種居住？ 
刀鎗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現在我們有取得的自由無？ 
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 
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 
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 
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 
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 
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 
凶惡的他們忍相虐待， 
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 
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 
兄弟們來！ 
來！捨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為著子孫鬥爭。




紀弦＜狼之獨步＞

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悽厲已極之長嗥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 
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瘂弦 〈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
歐戰，雨，加農炮，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點鐘自證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飄起來的謠言之必要。旋轉玻璃門
之必要。盤尼西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晚報之必要。
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
姑母繼承遺產之必要
陽台、海、微笑之必要
懶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賞析:
這首詩我將之解為過往歷史的速寫，而發想出所謂”時間的召換”。第一第二段以大量的必要來構成，或許可以說，因為已經是歷史了所以才能肯定她的必然性---發生的事情已經不會在改變的。作者自遠方視著這條歷史長河流動，但這世界並不是只有歷史這條河在流，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而詩名”如歌的行板”我頃向於用影像的方式來解。用想像的，每個”必要”都是一幅影像，配樂是韋瓦第”秋”的第二樂章，影像在如歌的行板中慢慢的淡入淡出放大旋轉。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溜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一幕幕的情境帶著音樂結合成一種蒙太奇的意象，似乎沒有在說些什麼，但又似乎在說些什麼。觀音及罌粟，或許是這世界上的善惡兩端，而歷史這河不向其中一方流去。


覃子豪〈追求〉

大海中的落日
悲壯得像英雄的感歎
一顆心追過去
向遙遠的天邊
黑夜的海風
刮起了黃沙
在蒼茫的夜裏
一個健偉的靈魂
跨上了時間的駿馬


余光中〈鄉愁〉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鄭愁予〈賦別〉

這 次 我 離 開 你 ， 是 風 ， 是 雨 ， 是 夜 晚
你 笑 了 笑 ， 我 擺 一 擺 手
一 條 寂 寞 的 路 便 展 向 兩 頭 了
念 此 際 你 已 回 到 濱 河 的 家 居
想 你 在 梳 理 長 髮 或 是 整 理 濕 了 的 外 衣
而 我 風 雨 的 歸 程 還 正 長
山 退 得 很 遠 ， 平 蕪 拓 得 更 大
哎 ， 這 世 界 ， 怕 黑 暗 已 真 的 成 形 了 …
你 說 ， 你 真 傻 ， 多 像 那 放 風 爭 的 孩 子
本 不 該 縛 它 又 放 它
風 爭 去 了 ， 留 一 線 斷 了 的 錯 誤

書 太 厚 了 ， 本 不 該 掀 開 扉 頁 的
沙 灘 太 長 ， 本 不 開 該 走 出 足 印 的
雲 出 自 山 谷 ， 泉 水 滴 自 石 隙
一 切 都 開 始 了 ， 而 海 洋 在 何 處
「 獨 木 橋 」 的 初 遇 已 成 往 事 了
如 今 又 已 是 廣 闊 的 草 原 了
我 已 失 去 扶 持 你 專 寵 的 權 利
紅 與 白 揉 藍 與 晚 天 ， 錯 得 多 美 麗
而 我 不 錯 入 金 果 的 園 林
卻 惡 入 維 特 的 墓 地 … …
這 次 我 離 開 你 ， 便 不 再 想 見 你 了
念 此 際 你 已 靜 靜 入 睡
留 我 們 未 完 的 一 切 ， 留 給 這 世 界
這 世 界 ， 我 仍 體 切 的 踏 著
而 已 是 你 底 夢 境 了 … …
當 西 風 走 過
僅 僅 這 樣 走 過 的 ， 西 風
僅 吹 熄 我 的 蠟 燭 就 這 樣 走 過 了
徒 留 一 葉 未 讀 完 的 書 冊 在 手
卻 使 一 室 的 黝 暗
反 印 了 窗 外 的 幽 藍
當 落 桐 飄 如 遠 年 的 回 音
恰 似 指 間 輕 掩 的 一 葉
當 晚 景 的 情 愁
因 燭 火 的 冥 滅 而 凝 於 眼 底
此 刻 ， 我 是 這 樣 油 然 地 記 取
那 年 少 的 時 光 ， 哎 ， 那 時 光
愛 情 的 走 過 一 如 西 風 的 走 過
洛夫〈因為風的緣故〉

昨日我沿著河岸
漫步到
蘆葦彎腰喝水的地方
順便請煙囪
在天空為我寫一封長長的信
潦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則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
稍有曖昧之處
勢所難免
　因為風的緣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務必在雛菊尚未全部凋謝之前
趕快發怒，或者發笑
趕快從箱子裡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趕快對鏡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嫵媚
然後以整生的愛
點燃一盞燈
我是火
隨時可能會熄滅
　因為風的緣故


羅青〈答案〉

天上的星星　為何　像人群一般的擁擠呢
地上的人們　為何　又像星星一樣的疏遠
